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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误 入 歧 途

湘江水宽阔浩荡，碧波滚滚；浏阳河迂回曲折，清漪粼粼。

这两条美丽如画的故乡水啊，曾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然而，她

也养大了一些像我这样的不肖子孙。此绝非故乡水有何偏爱。她

是圣洁的、慈祥的，宛如慈母用同样的乳汁，喂养着自己的每

一个儿女。

说来，读者也许不相信：少年时代的我，也曾像故乡水一

样淳朴。

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攻克长沙、岳州等地，军阀吴

佩孚逃往河南郑州。北伐军开进长沙城之际，城内城外，欢呼

声、鞭炮声震耳欲聋，举城民众夹道欢迎。一个十二三岁的少

年蹦蹦跳跳地跟在队伍旁边，跑前跑后，端茶递水，在剪着短

发、身着灰色军装的女兵中，寻找着自己的姐姐。他知道姐姐

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又进了武汉军分校，此时正在北伐

军中做随军医生。

他多么羡慕那些威风凛凛的北伐战士，多么希望能像姐姐

一样跟着部队去冲锋陷阵啊！可惜他年岁太小，只会举着小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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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大人呼口号，只会把同学领到自己家去，冲着父亲高喊

“打倒土豪劣绅

他为姐姐参加革命部队而自豪，为父亲靠房产、地租生活

而羞耻。

“马日事变”前夕，他亲眼看见何键、许克祥手下的长沙警

备司令危宿钟，从乡下窜回城来，在城门口得意地扬着马鞭说：

“哼，老子又回来啦！看这回有多少人头落地吧！”他不知发生

了什么事，只是不久之后就看见，一批批他曾很敬佩的农会干

部、革命党人经过他家门口，被押往浏阳门外的十字岭刑场处

死。他曾偷偷地为他们哭泣，为他们不平。

年初，他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同学一

起闹学潮，被开除出校门。社会的压力、父亲的咒骂，并未泯

灭他对革命的向往。他不愿像父亲一样过寄生生活，毅然决定

弃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民

族做出一番事业来。

那个少年就是我！那时的我是多么天真、单纯啊，慈母的

乳汁在我身上同样化成了一腔热血。

当时，有一艘英国怡和公司的小火轮客船从长沙直开上海。

我买了张统舱船票，用布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就决然地离开

了家门，甚至没有去向父亲辞行。

客船徐徐离开了长沙大西门码头，我心里骤然感到一阵慌

乱。然而母亲的慈颜、父亲的威容，都随着客船的前进渐渐远

去了。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年，就这样开始走向社会，踏

上了人生的征途。社会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不过，

我相信姐夫，一想到有他在上海，心情就舒畅多了。

姐夫余乐醒是我那时最敬佩的人。他曾去法国参加过勤工

俭学，又去苏联留过学，而且北伐战争时，他任叶挺“铁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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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教导员⋯⋯仅凭他的经历，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何况姐

姐曾来信说，姐夫在上海也混得不错呢！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

决策是对的，有姐夫这样才学兼备的亲戚栽培，难道还怕干不

出一番事业来吗？

客船在碧绿的湘江上行进着，激起朵朵白色的浪花；岸边

山上的红叶，如同片片绚丽的彩霞。我渐渐陶醉在家乡壮美的

山水之间，忘却了离愁，忘却了烦忧。

船顺着湘江口驶进长江。江面渐渐开阔，波涛汹涌，浪花

拍打着船舷，景色更加壮观。我从船头跑到船尾，从甲板登上

顶舱，尽情地观赏浩瀚的长江，极目眺望那水天一线的远方。

（乡巴佬）”一个声音呵斥“滚下去 道。

转身一看，一个黄发碧眼的外国海员正怒目圆睁，双手叉

腰站在我身后，仿佛我偷了他什么东西似的。我知道这头等舱

住的大多是外国人，可是我在这里看看祖国的长江又有何妨？真

想争辩两句。转念一想，尽管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但坐的是外

国人的船啊，初次出门何必惹是生非？我郁郁不乐地走下舷梯，

方才的雅兴一扫而光。

“哐啷！”没走几步，一个东西从上面飞落到甲板上，我吓

得本能地往后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贴着外国商标的空罐

头盒。再一抬头，刚才骂我的那个外国海员，正在上面得意地

哈哈大笑。两个妖艳的外国女人站在离我不远的甲板上，见此

情景也笑得前仰后合。我觉得仿佛有人猛地扇了我一个耳光似

的。我狠狠地瞪了那俩外国女人一眼，一脚把那空罐头盒踢进

长江。说心里话，我真想连他们一起踢进江里。但理智告诉我，

外国人是不好惹的，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呢！临行时母亲一再

叮嘱我说：“在外面不要惹是生非，要好自为之。忍得一时之气，

免去百日之忧⋯⋯”我也只好强咽下了这口窝囊气。我想，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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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为国家太不强盛了，否则，外国人怎能在这里逞凶霸道

啊！

好不容易才到了上海。正如姐姐信中所说的那样，姐夫确

实混得不错，漂亮的洋房，华丽的摆设，可比父亲的“沈家大

屋”阔气多了。看到这些，我对姐夫的敬佩又增添了一成。我

认为这才叫本事呢！靠自己的才能挣下家业，而不是像父亲那

样靠祖产、靠地租过寄生生活。

其实，我哪里知道，此时的姐夫已完全不是北伐时的姐夫

了。“ 四 一二”之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从革命队伍里一

个跟头栽进了反革命的巢穴。他与父亲所不同的是，一个在幕

前，一个在幕后；一个赤裸裸，一个戴着假面具而已。这时的

姐夫已成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而我却仍然对他佩服

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初到上海，姐姐、姐夫让我先玩几天再找工作。我便骑上

自行车到处闲逛。上海可真大，鳞次栉比的高楼、五颜六色的

霓虹灯、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看得我眼花缭乱。我想，这下

可真是大开眼界了。然而让人心里憋气的是，上海租界林立，如

同我所乘坐的英国怡和公司的客轮一样，外国人在这里同样是

趾高气扬。更令人吃惊的是，听说不久前，外滩公园门口还有

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越想越生气。为什么在

中国的国土上，外国人能如此作威作福，侮辱我们呢？当时，我

可真不明白。现在我才懂得，这些反常的现象，都是政治腐败、

技术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啊！

半个月后，我又一次催姐夫，让他介绍我参加革命工作。姐

夫漫不经心地笑了笑，说：“你口口声声喊要参加‘革命’，你

懂得什么叫‘革命’吗？”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一时

竟不知如何回答。我搔着后脑勺，憨笑地盯着姐夫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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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就是像你们北伐那样吗？”

“对！北伐战争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打垮了认贼作父的旧

军阀，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革

命任务。现在旧军阀打倒了，但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上秩序很

乱，各党各派彼此争斗很激烈，随时都可能再度出现割据的局

面。你还年轻，有些问题一时也很难说清楚，以后你慢慢会明

白的。如果你想参加革命的话，那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先在

我这里当交通联络员吧，我这里正需要人呢！”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姐夫的议论。没想到姐夫话题一转，竟

这么痛快地答应留下我。我高兴得从沙发上蹦起来，拉着姐夫

的手喊道：“姐夫你真好！一言为定，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

么

姐夫这次反而没有笑。他轻轻地把我按回沙发上，郑重其

事地说：“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参加这

个组织，首要一条是严守团体秘密，对任何人，包括父母、妻

儿、好友都不能泄露，否则是要受纪律处分的。另外，就是要

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参加了这个组织，就不能任意退出；不能

擅自结婚，要结婚也必须经团体审查，批准才行。还有一条，就

是这个工作有时是要冒危险的，没有胆量可不行！给你三天时

间，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再找我，填份简历表，免得日后怨

我这个做姐夫的没交代清楚。”

岁说实在的，当时我刚刚 ，正是乐于冒险的年龄，越是

神秘的事情越是想去做，于是当即就向姐夫要了张简历表。我

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踏进了军统的前身 蒋介石亲任社长的中

华复兴社特务处，一个被人们称为“魔窟”的团体，开始了我

的特务生涯。

古人云： ，再回首已百年身。”今天，我“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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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啊！

当上联络员后，我化名陈沦，主要任务是给姐夫所管辖的

法租界、英租界、华界及沪西的四个情报组、一个行动组和几

十个直属通讯员递送文件，取回情报。

有一天，姐夫叫我往杭州去给戴老板送封信。我知道，“戴

老板”就是特务处长戴笠。在当上交通联络员的几个月中，经

常听人说到他，大多数人都很惧怕他，我也不免有些紧张。

当时，复兴社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戴笠兼任

特派员，经常去那里办公。到了警官学校，我交出姐夫给我的

信，就有几个卫士把我送到戴笠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一个身

着灰色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说，这

就是戴老板。我借着他打电话的机会，仔细地打量他。他中等

身材，长方脸显得有些过长，嘴巴又宽又大，除了那双眼睛和

又粗又黑的剑眉让人望而生畏之外，其它都很平常，不像那些

人所说的那么可怕。

打完电话，警卫向他报告说我是上海特区派来送信的，并

连忙必恭必敬地双手把信递给他。他微笑着打量着我，边拆信

我机械地点了点头。他指了指边问“：你是新来的吧 沙发，示

意我坐下，然后匆匆地看完信，就坐到我旁边，和蔼地询问我

个人和家庭的情况。

看到他对待我那么和气、亲热，我便毫不拘束地把情况告

诉给他。他边听边点头，鼓励我往下说。当我谈到自己被学校

开除的前后经过时，他哈哈大笑起来，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

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了出来。只要你在

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他越说越上劲，索性站起来，双手叉

腰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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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则可做革命的先锋， 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

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你很幸运啊，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

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啊！”

他跟我谈 元钱，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掏出

让我在杭州玩玩，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

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就同他一道去

南京玩。”

戴笠待我的态度，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待我这么好。回到上海，我把情况告诉姐夫，姐夫也很奇怪，他

说：“戴老板这么喜欢你，这可真是难得啊！说不定戴老板有心

要栽培你呢！”

多少年来，我一直也不明白戴笠为什么第一次见我就待我

那么好。现在我才懂得，当时复兴社刚成立不久，他急需要有

自己的人手和心腹，可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都各有自己的一套

打算，思想很复杂，有些人资历比他还老，而我则是初出茅庐，

年轻、单纯、可塑性大，完全有可能培养成他的忠实门徒。

果然如姐夫所料，第二年，也就是 月，戴年 笠就提

拔我当了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情况是这样的：原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徐昭俊，常常情报不

实，戴笠便怀疑这个共产党的脱党分子又与该党发生了联系，命

令姐夫派人把他押送南京。姐夫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徐昭俊是黄埔三期毕业生，懂军事，会打枪，而我当时除

送信跑腿外什么也不懂，连枪也没摸过，怎么能把他押到南京

呢？姐夫灵机一动，出了个主意：他写封信让徐昭俊拿着，说

是我犯了“团体”纪律，让他把我押送到南京。当时徐昭俊很

高兴，一路上总是盯着我，生怕我跑了。实际上，我怀里也揣

着一封押送他的信，也在暗中盯着他。当火车开到南京车站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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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早已派了认识我的人开着一辆专门抓人的小旅行车在站台

等候。

下车后，接站的人跟我握了握手，却没人理他，只是示意

他上车。他忙指着我向来人悄悄地说：“他是送来的犯人！”我

心里觉得好笑，可因为他还没上车，怕他借旅客多的机会逃跑，

所以仍然装着什么也不知道，随同他一起钻进了汽车。车开到

特务处秘密监狱附近的北门桥时，停了下来，来人从我手里接

过信，就让我下车了，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是不许进入监狱的。

徐昭俊一见我下车就有点急了，冲着车里其他的人嚷道：

“他是犯人，他是犯人！怎么把他放了

车里的人冷笑道“：没错，没错，押来的是你！”说着还把头

伸出车窗，笑着对我说，“没你的事啦，你回去吧

我高兴地点点头

我为自己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而得意，立即跑到鸡鹅巷

号戴笠在南京的办公处去看他，希望得到他的夸奖和赏识。我

把自己押送徐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向他做了汇报。他高兴地夸我

能干，并当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我姐夫，让我代替徐昭俊担任法

租界情报组组长。

听到这个决定，我着实吓了一跳。情报组的情况我是了解

的，组员的成分很复杂，不仅年龄都比我大，而且阅历都比我

深，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出身土匪，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

十几岁的小青年怎么能管得了他们呢？

我连忙又摆手又摇头地说：“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管得了

那些人？”

戴笠见我那副着急的样子，反而笑了起来，说：“怕什么？

他们又不吃人！多动动脑筋嘛！要想让组员信服你，首先你自

己就要学会一套搞情报的方法，对组员要奖惩分明，恩威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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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不听话的，还有团体、纪律嘛！我这是给你个锻炼的机会，

千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内心深处虽

然十分感激他对自己的栽培，可一想到组里的成员和情报组的

任务，不免又有些苦恼，恐怕自己的无知无能会有负于他。

情报组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着重收集刺探共产党和

进步组织的情况外，还要收集其它反蒋势力的情报，并了解地

方军阀派往上海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情况，如有关两广的陈济棠

和李济深、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

湘等方面的情报。这使我错误地理解，共产党和新、旧军阀，都

是想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夺地盘，想再度造成北伐前那种军阀割

据的局面。特别是在北伐时与国民党平分秋色的共产党，现在

居然在江西、湖南一些地区开辟了根据地，这真是大逆不道。我

竟把“马日事变”时自己亲眼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事情忘

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辜负戴笠的栽培，不辱没所谓“革命先锋”的称号，

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情报组长当好。我一方面向组里的组员请

教，另一方面冥思苦想地寻找刺探情报的门路。

不久，我发现上海常常发生火灾，救火员可以爬房顶，自

由地进出受灾者的家，而且还有所谓的“业余消防队”，一般人

都可以报名参加。于是我自己买了套救火员的服装，自愿报名

参加了“业余消防队”，哪里有火灾就往哪里跑，不过不是为了

去救火，而是“趁火打劫”，企图从受灾者家里寻找到有用的情

报。

可没过多少日子，我就发现自己这个办法实在太笨了，不

仅很难发现什么有用的情报，而且弄不好还有被烧死的危险。就

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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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正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发现与我同桌的一个青年

说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一问才知道，他是湖南湘光通讯社的

记者，被派到该社驻沪办事处工作。我突然灵机一动，跟他拉

上老乡，并对他说：“我给你们当个义务通讯员怎么样？不要报

酬，只要你们发给我个记者证。我有了新闻材料，一定发给你

们通讯社。”对方听我这么一说，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从此，我

对外的公开身份就成了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化

名陈仓。有了记者这块招牌，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挎着个照相

机出入各种场合，收集情报了。

渐渐地，我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我除了可以自由地参

加各种文艺团体的集会外，还可以自由地去采访某些会议代表

或知名人士，从而窥察他们的思想动态。姐夫和戴笠也没想到

我如此能钻营，对我的工作很赏识。我也为自己的“才干”而

自豪，却毫不知正是这种撒旦式的才干，使自己在罪恶的泥潭

里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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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十 里 洋 场

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魔鬼的天堂。我虽到上海一年

多了，但对上海社会的实质仍是知之甚少。当了情报组长后，办

公室就设在法租界，那里烟馆、妓院、赌场比比皆是。在这段

日子里我可真的大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思想上也起了

很大的变化。

初到情报组，组员们大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表面上敷衍我，

背地里各行其事。只有一个叫黄漫芝的内勤人员待我还不错，闲

来无事，他就把组里的情况告诉我，有时还带我出去玩。烟馆、

妓院，我认为只有自暴自弃没出息的人才往那里跑，我是断然

不肯去的，而赌场我倒很想去看看。

一天，黄漫芝领我去附近一家赌场闲逛。他不像其他人那

样去买筹码，而是领着我一直往里走，不但没有人拦阻，反而

有人迎上来笑着打招呼。

赌场门面虽不大，里面可不小，除了各种方式不同的赌博

场地外，还有供赌徒们吃饭、休息的地方，不进赌场是很难看

到这种场面的：赌台四周的人，大都像饿鹰似的，神色紧张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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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着那转动的轮盘或骰子，赢了钱的兴奋得两眼发亮，红光满

面，热汗腾腾，还想着再赢再赢；输了钱的则急得眼睛发绿，面

色晦暗，冷汗淋淋，恨不得嗓子眼里都要伸出手来，把输掉的

钱捞回来；而围观者则无动于衷，就像是在欣赏一场猴戏。看

了一会儿，我就拉着黄漫芝往外走，只见门房正往外推搡着一

个没穿上衣的男子，说：“输了衣服算啥？回去拿了钱再赢回来

嘛 站在这里有什么用？”

赢者贪婪的目光，输者绝望的神情，围观者冷漠的态度，都

使我觉得不舒服。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愿去赌场闲逛了。可是

闲得没事时，总得找点什么消遣啊，于是我就寻找了一些自认

为比较正当的娱乐，如打网球、游泳、骑马等。

想不到，上海的怪事真是太多了，只要走出家门，随时都

可能遇上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刚参加了骑射会不久，有天早上，

天蒙蒙亮，我就去外面跑马。我正骑着马在一条新开的、尚未

竣工的公路上奔驰时，突然发现半山坡上伸出半截棺材头，上

面的木板还在活动。我向来不信鬼神，但看到棺材板在动，也

不由得有些惊诧，就立即下马，握着手枪走过去，想看个明白。

谁知，棺材头的木板推开后，从里面爬出个黄头发、蓝眼睛的

外国小伙子，手里还端着一把咖啡壶。他见了我就用熟练的中

国话说：“早上好！请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吧！”他的爽快和热情

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毫不犹豫地把马拴好，坐下跟他聊了起来。

原来他是一个白俄青年，父母死后，无钱租住房子，发现

这个地方很幽静，就把棺材里的尸骨拖出来，把里面打扫干净，

每天晚上都睡在这儿。白天，他有时出去打短工，有时穿着整

齐，像个阔少爷，去偷、去骗，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干。他

还得意地告诉我说，住在这里既不怕人偷，又不怕人抢，比住

在高楼大厦里还“舒服”。他每天出去就把个骷髅头放在棺材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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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般人不会走近，就是小偷对此也不会感兴趣，所以他不

用担心放在棺材里的咖啡壶和生活必需品丢掉。我想，如果利

用他收集些情报倒也不错。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总是叫他

“毛子”，他也毫不在意。

不久，有几个新认识的青年约我去苏州、杭州游玩，我顺

便邀了毛子一起去。他倒很爽快，说“：只要你管饭，去哪里都

行。”同行的共五六个人，大都是西服革履，衣着整齐，只有我

的这个白俄朋友，刚刚三四月份却只穿着衬衫和短裤。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景真是名不虚传。那清

雅多姿的苏州园林，那潇洒飘逸的杭州西子湖，确实妙不可言。

遗憾的是，游览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却大煞风景。

那天，当我们几个人兴致勃勃地来到苏州虎丘，登上一个

约三四层楼高的山崖时，远处带状的小溪、依依的垂柳，近处

盛开的鲜花、碧绿的草坪，尽收眼底。突然，同伴中一个大腹

便便的阔少说：“这儿可真高！谁敢从这里跳下去，我送他

块钱。”

“说话算话 毛子急不可待地问。他大概长这么大也没有

过这么多钱。

“钱就在这里，你敢吗 阔少得意地一拍衣兜。我尚未来

得及制止，那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已经嗖的一声跳了下去。随

着一声惨叫，他坠落崖下。我们忙探头张望，只见他正抱着一

条血肉模糊的断腿在草坪上打滚。

我们跑下山崖，看见他的一条小腿无力地耷拉在一边，骨

头都露了出来。他面无人色，满头大汗。我忙去扶他，他却伸

出一只惨白而颤抖的手对阔少喊道：“钱！钱！拿钱来！”

这件事比赌场的情景更使我震动，前者拿运气做赌注，后

者拿生命做赌注，这都是为了钱啊！钱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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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年多以前，自己负气离家出走，若没有姐夫的帮助、戴

笠的提拔，是不是也会堕落到他们那种地步呢？想起来不禁有

些后怕。此时，我又想起了在浦东区看到的一件事情。

一次，情报组的一个组员得到情报，说在上海浦东区工人

村，共产党正召开秘密会议，区长便决定行动组前去搜捕。我

因初上任不久，对什么都感到新鲜，也就跟着一起去了。特务

们赶到那里时，被一个在村口望风的年轻工人发现了。他知道

特务也看见了他，转身就往村里跑，边跑还边喊了一声。一个

特务一枪打在他腿上，他摔倒了，特务们一拥而上抓住了他。可

是当特务们包围并冲进开会的地方时，与会者早都从敞开的窗

口跑走了。这个会场就是这个年轻工人的家。他家的房子跟其

他工人的一样，又矮又小，不同的是他是单身，室内除了一张

破木板搭的单人床和床上那鱼网般的棉花套外，还有几把破木

板凳，大概是借来的吧，墙角还有一个只剩几粒米的小陶罐。看

样子他跟我年岁相当，但是比我显得粗壮。在往回押解的路上，

我出于好奇，禁不住问他：“你看，你跟共产党闹了半天，结果

还是穷成这样，你这是何苦呢？”

他不屑地白了我一眼，说“：跟你说，你也不懂，这是革命！”

“革命”？我不觉心头一震，心想，姐夫和戴老板都说我们

是在干革命，这个同龄人也说他是在干革命；我们的“革命”，

杀有钱有官，冠冕堂皇；而他的革命，缺吃少穿， 头坐监。相

形之下，我觉得还是我们的“革命”合算。

想起这件事，我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我不愿像赌徒

那样靠运气发财，更不愿像毛子那样用命去换钱，当然也不愿

像浦东那位同龄人一样贫困潦倒，家无隔夜粮。想到这些，我

更加欣赏、珍爱自己已获得的地位。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要想

维护自己现有的地位，也是很不容易的。一年多来，我看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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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同事因工作疏忽而受处分，我的前任情报组长仅仅因为戴笠

怀疑他有“通共嫌疑”就被关押。一个人要怎样去做才能巩固、

提高自己已有的地位，平步青云呢？很快我就找到了答案。

自从毛子跳崖之事发生后，我再也不愿和其他年轻人一起

出去游玩了。我自己买了支猎枪，到哪里去玩都把猎枪一背，边

打猎边游览，别有一番情趣。

这天，我因公去浙江，顺便到普陀山游玩。当时正值香火

旺季，善男信女们三五成群地到山上寺中烧香、还愿，听法师

讲经。山上苍松翠柏，林中庙宇飞檐，念经声阵阵，木鱼声梆

梆，人人的表情都是那样虔诚、肃穆。这是一个多么圣洁、幽

静的地方啊！我信步来到庙中，想看看香客们如何磕头作揖、顶

礼膜拜。

路过讲经殿时，看见一群佛门信徒正虔诚地坐在蒲团上聆

听法师讲经。这位法师年纪并不大，约 来岁，身着袈裟，光

头危坐，犹如一尊佛像，显得神圣、庄重。真怪，这法师怎么

这么面熟？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于是我也加入信徒们

的行列，坐下来听他讲经。他讲得头头是道，声音悠长悦耳，真

像是从天上传下来似的。讲罢，他说“：各位居士明天请早。”信

徒们便纷纷离去。我仍坐在那里不走，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他

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忙走过来，笑眯眯地冲我一合掌说：“阿弥

陀佛！朋友，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这下我才想起来，他曾跟

我做过邻居。

我当情报组长之后，曾住在英租界静安别墅一个白俄老

太太开的公寓里。这所公寓环境很幽静，里面住的都是单身

的男子汉。胖胖的白俄老太太做得一手很好的俄国菜，她不仅

出租房子，而且包饭。在这个公寓里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中年

人，他衣着整齐，风度翩翩，戴一副玳瑁眼镜，很像个学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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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而又寡言，从不与邻居们来往，有时在餐厅、楼道碰见了，

他也只和善地笑着点点头，很少说话，连房东也不知道他是干

什么的。我出于好奇曾偷偷地跟踪过他，发现他在上海除了吃

喝玩乐、和漂亮女人跳舞外，从不干正经事。我想他大概是海

外某阔老的公子吧，否则谁又能像他那样逍遥自在呢？

我望着面前这位身披袈裟已摘掉了眼镜的邻居，实在迷惑

不解。他什么时候出家了呢？他从我眼神中看出了我的疑惑，就

拍拍我的肩说“：老弟奇怪吧？来，到屋里坐坐，我慢慢告诉你。”

他的卧室与其他出家人一样简单、朴素。他从床铺底下拿

出几听贴着素菜商标的罐头和一瓶上好的白酒请我。我不喝酒，

只夹了几 筷子罐头菜，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素罐头里面大都是

荤菜。他一边吃喝，一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父母早亡，是在南洋经商的叔叔供他上了大学。他原以

为发奋读书就能有所作为，所以读书很刻苦，是上海工科大学

的高才生。毕业后，他因国内没有靠山，始终找不到专业对口

的工作，便想去南洋找叔叔，可是年迈的祖母无人照顾，他苦

闷极了。闲居在家时，看见祖母整天烧香念经，出于一时的好

奇，他顺手翻看了一下祖母的佛经，并问祖母是否明白这其中

的意思。祖母告诉他说，很多都看不明白，但寺里有时会花钱

请来高明的经师给讲解，所以多少懂得一些。祖母的话给了他

很大启发，他便开始潜心研究佛经。凭着他的聪明和才识，他

很快就当上了经师，每年香火旺季，他就到各名山古寺去讲经。

他讲着讲着渐渐激动起来，也许多喝了两杯酒的缘故吧，他

的话语变得异常激奋。他说：“在如今的世道上，知识才学有什

么用 社会不需要你。老老实实地做人，就无立足之地。我要

生活、要吃饭，我不能靠叔叔一辈子。我自己没有后台，没有

钱财，要想自立就得弄虚作假，或者是投人所好，或者去制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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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不过，我没本事制伏别人，只好放弃我的学业，投人所

好。现在我讲经，信徒们爱听，各得其所。我每年讲三个月的

经，就能挣够我一年的花销。其余九个月，我就往上海一住，袈

裟一脱，西服一穿，凡人一个 说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对我

一举杯，说，“喝！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一仰脖，把酒一下

全倒进嘴里。

告辞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躺在床上辗转不宁，无法

入睡。赌徒的眼睛、毛子的断腿、浦东工人的破被、邻居的袈

裟，都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赌徒的道路太悬，毛子的道路太

蠢，浦东工人的道路太险，那么邻居的道路呢？我说不出来。可

我觉得他所说的投人所好和制伏别人的手段，倒是可以兼而用

之的，我自信有这个能力。从此，我决心把这两种手段运用到

工作中去，因为我不愿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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